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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各位同學、朋友、老師、前輩、大家好！每一年這個時
候都是城市大學最熱鬧的時候，我們這組也是最熱鬧的一組。歡迎
各位文藝少女、文藝青年等等朋友！每一年這組別較熱鬧的原因皆
和我們的講者脫不了關係，我們今年有三位嘉賓。關於文化文學評
論，相信三位嘉賓也有很深的見解，還有很獨特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至於他們每人的講題是甚麼，我想他們心中也有想法。我們先請廖
偉棠，他是一位詩人、作家、攝影家、父親等等。我們來歡迎廖偉棠。

廖偉棠：現在華文評論的整個生態對寫評論的人來說，香港給
人的感覺是慢慢的萎縮和出現一種很尷尬的境地。那尷尬的境地是
一來你可能需要借助內地的政體去發言，二來在香港媒體的萎縮，
直接連累到我們想在香港多說兩句話也沒有地方說，但是在大陸的
發言也有一種尷尬在其中，你跟他們期待的可能是不一樣，大陸的
讀者心目中對一個香港的評論人或是文化人有一種支持，比如說有
些人會支持你是民國犯，你們好像董橋就很適合他們的支持。如果
是在藝術上很尖銳的，說一些很偏頗的，在藝術上追求一種很前衛
的藝術，大陸的讀者就會覺得香港應該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的
保衛者，但事實跟他們想像的有不同，因此有很多錯位的出現。

另外，對新聞的操守的理解不一樣，好像最近的朗天事件，我
也被捲進去，香港的影片藍天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南方娛樂採
訪，約他們寫關於電影低俗喜劇，現在低俗喜劇成了漩渦的中心，
朗天寫了一篇文章，但被編輯改了題目，更斷章取義，把一些句子
刪除了，然後朗天就很氣憤，經過跟編輯的交涉後，那編輯說會用
網絡版給他補充上去，但朗天認為還是不能接受的。後來那編輯就
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講述這事件，而這篇文章給一個香港人轉
貼在微博上，有人加了我的名要我說兩句，那我就表達了一些看法，
但是就跟那個編輯和報紙的另一個作者，也是大陸比較著名的評論
人就直接吵起來。在他們立場，編輯就能把作者的文章改動。雖然
我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至少我還未成為香港人之前我也認為
我的文章不能被更改。至少你約我寫稿要改動我的文章一個文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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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得我的同意，但那編輯也算誠懇地跟我在網上交流，沒有那種
跟我吵架的表現。他一直只在辯論一點就是他學新聞的時候，他的
老師就告訴他教科書是說一個編輯就要發揮自己的創意把題目寫得
吸引點，編輯能編改評論者寫的文章等等。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好像低俗喜劇帶來的中港差異混在一起的時候就令人有一種百口莫
辯的感覺。香港作者朗天就覺得啞巴說謊言的感覺，他在香港發表
文章辯護的時候，大陸的評論者又取了公知，用一句大陸很流行的
話去形容朗天「賤人就是矯情」，這麼刻薄的一句話來指責一個只
是要維護自己一個平常權利的人。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
在大陸眼中就是「矯情」，覺得你是在爭取多餘的東西。他們覺得
就這個問題採訪你已給你很大的面子，就是有這麼一種媒體跟作者
的關係在其中。這就是造成很多香港文化人存在對北上猶豫不決的
顧慮，的確是兩個不同言論的去想事情，但評論就是需要作出表態、
拿出立場的一種文體。如果你沒有立場的話，你不表態的話，大家
就會有一種不屑於看你的文章不需要看你評論，但當你表態的時候，
從一盆水到另一盆水會染成另一種顏色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不知所
措，這也是一些好的香港文化人為何不寫，他們都以朗天的例子回
答不是不想寫而是寫了以後很可能原意就得不到傳達，這是目前很
難解決的地方。大陸對香港的無睹直接影響香港文學和香港評論的
傳播，而且大陸有一個我觀察到的情況，無論你是香港、台灣或海
外好像都帶着一個原罪。首先你是香港人，憑甚麼對中國說三道四，
這算是五毛言論，有一種是抱怨式的說法，如果是一個香港評論家
去評論香港的時候，又有另一些人會說飽漢不知、餓漢不知這種說
法。他們覺得香港人已經很好很民主，身在福中不知福，去罵香港
的不民主、勞動者沒有好的待遇等等。這種種錯位都是一種原因大
陸的長期牽入了扭曲，好像大陸的民主人士、大陸右派，他們發表
言論的時候，會發現他們會用反對他的人的邏輯，而他們的語言就
很文革體，可能他是一個文革受害人，在長期不健康的共生狀態下
就很難抽離出去，那也很難理解一個不是生存在這種生態下的人。
像梁文道的文章，用常識的方式去說話，我發現有時候我認為是常

識的東西，但很多讀者眼中就是危言聳聽，有的覺得是兩個世界，
你一個香港人怎麼會明白到我們的苦衷。這個苦衷是一個前規則，
在大陸就是要這樣說話，就算反對也不應有一種反對的透露，但你
採取了不一樣的透露，那就代表你不能與我一齊共命運的，那你就
失去了發言權。這就是我在這兩年最大的體會，特別是在微博上那
種直接的交流，我算是比較熟悉大陸的前規則的東西，但都遭遇了
這些尷尬，香港的評論人會遭遇到的誤讀。

主持：我先說一下我的回應吧。因為廖偉棠的經驗和觀察都很
深刻，我聽到的時候也有很多感受，所以忍不住就回應一下。我一
邊聽一邊也心有同感，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我都寫很多的
專欄，其中也有散文和評論。有些是根本不能發表的，寫的時候就
知道不能發表，只能在香港發表。有時候我寫了給大陸的媒體，可
是我完全可以預測他會把我哪些地方刪掉。或是同一篇文章，可能
在北京可以發表，在廣州不能發表。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在大陸寫
評論，不是一個不舒服的地方，但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我個人要對它理解，與他互動，看哪些空間我可以去做。比方就，
用廖偉棠提到朗天的例子，這事情坦白說在大陸是很常見的。我們
在香港寫作，還包括台灣在內，真的沒有甚麼情況沒碰過的，包括
被改標題、扭曲黑變白。不管他是有意無意，都有太多的遭遇。那
我覺得朗天在大陸出現這種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一定很不舒服，很
不自在。可是中國很好玩，大國夠大就很不一樣了，那表示說你玩
的遊戲可以很豐富、很多層次。大陸一定有其他媒體願意登，甚至
在自己的微博、博客等等地方，總能找到發言的管道。當然影響力、
接觸面不一定那麼廣。可是很難說，看娛樂版讀者的水平會有多高
呢？他看完會有甚麼心態去看整件事呢？可能只當是一則笑話。簡
單來就，我們要預估大陸這個新的市場，會遭受甚麼反應。要把部
份算清來，但這部份卻是更難去計算，因為一定會有另一群人，那
群人不一定是小的數字，你們能對他們產生影響力，能持續一直走
下去。這部份可以再說、再開拓。我想這部份偉棠兄一定能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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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滿足感是你從前在香港所不能體會到的。

廖偉棠：在香港這個東西是兩面的。首先，你做任何事時人家
對你都是麻木的，沒有人會罵你、也沒有人會捧你，總之是沒有任
何反應。這和在香港上課是一樣的。我在香港跟大學生、中學生上
寫作課時，大家都是不作聲的，也不會興奮或反感你說甚麼。你完
全覺得自己在背書一樣，那是十分沒勁的。而在大陸，有人可能會
挑戰你，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迎合你，起碼都比這種麻木好。

主持：偉棠說到了寫評論的麻木，但我想這是不一定的。最近
低俗喜劇的事件，不僅不麻木，而且很熱鬧。我們都看到網絡上下
都有很多討論等等，那接下來就到林沛理先生分享。當然我沒有要
沛理說這個話題，但因為這是一個公共議題，林先生的看法也清楚，
發表在《亞洲週刊》和藝術發展局的公告中。我想除了這個看法以
外，對於事件有沒有甚麼後顧、想法、領悟、體會。這部份我覺得
朋友們，包括我在內，難免會期待、好奇。我們歡迎林沛理！

林沛理：大家好！當然我不會介意爭議，也不怕攻擊。假如
你怕的話，就不應該寫評論。早陣子有齣電影獲奧斯卡最佳電影獎
項——Argo，戲中的內容我也不太記得了，但有一句對白便是所有
寫評論人的座右銘——「如果我們需要喝采聲和掌聲，便應該加入
馬戲班」。我覺得寫評論也是如此，如果你認為掌聲很重要，想聽
到別人的讚賞，有自我良好感覺的話，你便應該加入馬戲班。那馬
戲班便是寫作其他的範疇，你不應該寫評論，因為寫評論是一件很
不討好的事。很多時候越有意思的評論、越令人反省的評論，就越
不是政治正確的評論、越和主流社會價值相反的評論。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基本的認知，間中也會提醒我，很多人也持着不同的看法，
包括以寫評論為職業的人。

其實對我而言最驚奇的事，不是香港評論水平的高低，而是很
多人都不知道評論是甚麼，包括那些從評論中得到最大益處的人、

從事寫評論行業的人和閱讀評論的人。這是比評論水平高低更嚴峻
的評論問題，而香港評論的危機便是來自這種認知。比如說，當我
們批評一件作品的時候，就是不是在傷害那個作品呢？評論扮演的
角色和其功能是甚麼呢？如果我們要支持香港電影，便不應寫一篇
批評香港電影的評論？這看似是常識，現在卻已變成反常識，變成
如果你支持香港電影，便不應批評它。這是一個錯到無以復加的想
法，完全違反常識。批評香港電影，其實就是討論香港電影。任何
藝術品，包括電影的生命力在於，是甚麼令作品與觀眾、讀者有關
係，而評論是藝術作品的保鮮紙。這和藝術的本質有很大的關係，
藝術本身是不會說話的，是一件很曖昧的事，它並不會告訴你它在
事件上的立場。藝術不是一篇論文，所以評論人有一個很大幫助，
便是嘗試去解說作品。因此評論人在這方面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
色，他令創作更可解，至少他能令藝術創作與觀眾、讀者，發生一
個關係。當然，評論所提供的不是一個一定正確，或最能解釋作品
的觀點。

但是，到底甚麼是真相呢？直到現在，仍有一些人認為藝術評
論是關於真相，類似科學的真相，是 objectively true 的事。這是錯誤
的看法。我們怎可要求藝術評論提供真相呢？藝術評論是關於看法
和觀點。無論我們在批評或讚揚作品，藝術評論也是在歌頌作品。
它能告訴你那作品是可以詮釋的，是可以引起討論的。很多時候當
你很強烈地批評一個作品時，是在用一個轉彎抹角的方式去讚揚那
作品，因為那作品對你產生了效果。我常常說對藝術品最大的侮辱
並不是批評它，而是無視它。如果整個社會都不評論那作品時，就
是對作品造成最大的傷害。其實這是一個很顯淺的道理，但時至今
日，很多人仍不明白。當創作人或作品被批評時，他們也接受不了
批評。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評論是特別具爭議性，而爭議性正正
便是作品的生命力，越有爭議性便越有生命力。比如說，最近受惠
的便是《低俗喜劇》。早前的例子又如《色戒》，其爭議令電影在
華人社會中成為重要的作品。在藝術評論和文學評論中，有一個重
要的概念，叫開放式文本。越是開放的文本，能詮釋的空間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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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越有趣的。直至今日，經過時間的考驗，我們仍覺得那作品
是有趣的話，絕大部份也是開放式的文本，比如是莎士比亞的作品、
《紅樓夢》、希治角的電影等等。希治角其中一齣電影《迷魂記》，
你可以從不同層次去解讀，單純的一個偵探故事，或是人的自私、
愛情的本質等等。這是因為電影本身有一個相當大的曖昧性，而評
論的不同角度令電影有爭議性。假如你只有一個方法去解讀電影，
那電影怎會有趣呢？

另一個誤解就是今次藝評獎的風波，有些人說得獎作品並不是
關於電影的，根本不能稱作影評。這是荒謬的，是不是只有一種方
法寫影評呢？是不是影評便一定要說電影所運用的語言呢？如果要
說電影為何受歡迎，反映到社會的價值，為何不是影評呢？這反映
到香港，不論是記者、影評人，或從事創作的人，對評論的觀念很
原始。很久以前流行的評論，已經不是集中說那電影本身的語言，
或藝術本身所運用的語言——文本式評論。在西方，文本式評論已
不再流行超過十年。如果你看紐約客、紐約書評，他們也把電影放
在較大的社會範疇，說電影有何社會意義，它反映了甚麼社會價值、
為何會受歡迎。電影受歡迎的時候，其實是滿足了怎樣的集體幻想
諸如此類。早陣子流行的電影，是關於痛苦的，怎樣虐待囚犯去拿
取機密的資料，很多時便會從這個角度去看電影。而說Argo 的，便
會說為何電影能得到奧斯卡的青睞，因為電影本身就是在歌頌拍電
影這個行業。但是這些都不是關於導演的拍攝手法、剪接是不是很
緊湊、劇本是不是寫得好、演員是不是演得好。假如我們用這個角
度去說電影時，讀者和影評的關係會有多密切呢？但如果說電影反
映到社會甚麼的價值時，這關係到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人，它會令
你更反省自己置身於一個怎樣的社會。因此這種所謂 contextualcriti-
cism，不但是一種完全合法寫影評的方式，還是更有效寫影評的方
式。如果有記者、影評人、演員、導演質疑這是不是一個寫影評的
方式，面對這些驚人的無知時，你又能可以做些甚麼呢？香港最大
的問題在於，越來越多人說民主，但很多人都把心力放在爭取一件
從來都沒有的事。可是，對於一些一向擁有，但現在越來越消失的

事——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社會，卻似乎沒太多人關注。如果香港變
成一個缺乏包容的城市，會不會有好的評論呢？這絕對是會成為疑
問的。

我想回應一下廖偉棠說到關於在大陸寫評論遇到的問題，他是
很熟悉媒體的運作，說的話也很有參考價值。可是，我認為我們該
關注，我們很容易把一些事說作中港兩地的文化差距或文化衝突。
其實不然。廖偉棠和馬家輝剛才也有提及到，假如你是一個專業的
寫作人，一定會遇到的問題，也不只是發生在大陸的問題。香港媒
體的審查、編輯的控制，其實很多方面可能都比大陸嚴重。在大陸
寫文章被編輯刪掉，或改標題。香港未必會出現這種情況，而是文
章是根本沒有機會刊登。廖偉棠提到編輯認為是順理順章的事，當
他根本是接受這種訓練時，絕對不出奇。如果說到在美國的情況，
西方現時最佳的文化雜誌——New Yorker；它著名的地方在於它有
一個很嚴格的編輯控制，控制着整本雜誌，包括用字。甚至當你遞
交一篇文章時，它會大致上幫你改寫。我有朋友寫了一篇關於工潮
的文章，當中最重要的句子被刪掉。我是想說編輯和讀者之間是一
個權力和利益的關係，編輯到底有多重視讀者視乎很多因素，也和
讀者本身對報紙有多重要有關係，它對讀者有多大號召力、吸引力
有關係，也和寫作題材的敏感度、會否得罪人有關係。我很難想像
蔡瀾寫的食評會被編輯改動。可是，如果你寫的是敏感題材，那便
經常會有被編輯改動的危機。所以寫作人也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置身於一個權力關係中。你可以有多大的寫作自由呢？這很
視乎你在權力關係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我覺得香港近年來政府出
現管治危機，或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公民社會面對很多的問題。你可
以說是傳媒的專業崩潰，寫評論也只不過佔整個傳媒崩潰一個微不
足道的部份。更加重要的，並不是你所繳交的文章有沒有機會刊登、
你可以寫甚麼、登甚麼，而是傳媒如何制定議程，怎樣界定甚麼是
新聞、怎樣做新聞、怎樣可以指鹿為馬、怎樣可以黑白不分。這不
是一兩份報紙的事，而是香港整個新聞媒體都可以好像隨着一些報
紙的指揮起舞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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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次事件前，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敵人；但是今次事件後，我
才知道自己的朋友是這麼少。這是因為整個香港作為公民社會失效。
媒體怎做新聞是一件事，但應該總有一些人，無論是基於正義感、
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當你看到黑白是非時，會出來澄清一些概念。
可是沒有人這樣做，因為大家都明哲保身。只要有少少常識判斷和
獨立思維的人，也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們不出來澄清有數個原
因，第一是不想成為眾矢之的，既是事不關己，便無謂自找麻煩。
第二是有些人會覺得那份報紙是民主的盟友。民主是現時解決問題
的靈丹妙藥，無論我做了甚麼也好，在民主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它
給了我很大的忙，故其他事便可視若無睹。在這情況下，我想香港
是有很大危機的。當整個香港都容許一些事情發生、把明顯的是非
黑白都混淆時，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呢？還可不可以在一個缺乏包
容性、缺乏常識的社會中，滋生民主呢？

文化評論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社會狀態下產生的。我當了城市
文學節文化評論組的評判已經好幾年了。這些年來我看參賽作品的
質素沒有提高，有一兩篇過往冠軍的作品是較突出的。可是，整體
而言，參賽作品的水平不是逐年提高，這和香港評論水平一致的，
也可以說是每下越況的。現時香港的評論是深思熟慮的，能夠自圓
其說，而具啟發性的卻是絕少的。今次對低俗喜劇評論的反應，其
實是挺 one-trackmind，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寫評論從來都要有一些
信念、看法、勇氣去表達，而爭議性也既是作品和評論的生命力。
通常最有爭議性的評論也是最有趣的。

主持：多謝沛理的分享！我也很簡單地說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第一點是我一邊聽，一邊覺得分享非常動人，同時感到也很慚愧。
因為作為一個香港的評論人，對於事情，我也沒有表態，還沒有公
開的寫。我覺得自己到底是不是明哲保身呢？那是不是我的考慮呢？
我也要再想一想。我還沒有公開寫的關鍵在於，我覺得當事人還沒
有很清楚、很合乎比例的講出他們看法的時候，我沒有足夠的自信、

材料讓我思考理解這個事情。這事情吵鬧了一陣子後，其中一位當
事人接受了一個訪談，經過媒體的轉載和刊登，當中有多少斷章取
義，可能當事人的更深、更廣的想法沒有寫出來。而另一位當事人
在挺後期時發表了一篇文章，也是藝發局的新聞公告。假如當事人
都沒有用合乎比例的做法來說明、澄清、反駁、回應時，那是不是
我們反思下。我去一些公開場合演講、上課和學生討論時，我也有
說這事情怎樣從五個角度去分析。那為甚麼我還沒有公開把它變成
白紙黑字呢？我曾經問過自己，當事人還沒有寫清楚，我心中有很
多問號，我怎樣去評論呢？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如果這是一個
權力遊戲，牽涉到朋友和敵人的話，內裏到底有甚麼互動呢？我個
人覺得可能還需要思考。而第二點就是我從 1997 年回香港，也經歷
了很多風風雨雨，也有過相似的感受，覺得自己有很多敵人，可是
我沒想到原來自己有那麼少朋友。我記得 1997 年經過一個報紙的事
件，有深刻的反省。有朋友說了一個蠻好的比喻，他說：香港的文
化界、寫作界好像一個黑社會，裏面有三頭。你是大傻嗎？一個人
走來走去。人家沒有三頭，幹甚麼要幫你？有一些不倫不類的比喻，
但我對它們挺深刻的。我真的是個大傻嗎？那其他三頭跟我有甚麼
關係呢？我朋友當時的比喻我思考了很多年，也放在心裏很久。可
是，當時也有其他朋友給我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說：經過很多爭議，
言論自由限制之後，你仍能站起來，沒有影響到。比方說，沒有人
因這件事而丟了工作、失去了發言陣地、受到調查等等。假如我們
期待言論自由的話，當然也包括扭曲、抹黑。我們很難天真地期待
言論自由永遠是正面的，一定有一些黑暗的部份。問題是在社會中，
黑暗部份出來以後，還能不能站着、會不會突然被保安打、會不會
被革職、會不會和領導談話、會不會連表態也不敢、會不會要逃亡。
我覺得這方面香港實在是太美妙了，我還能站得着。談這件事只能
反映你的無知、偏見、陰暗。我在城市大學寫評論，不斷跟右派、
左派談事情和觀點。有很多人去找我們的校長，在他面前說我壞話，
要把我革除，但我仍站得着。我非常感謝曾慶江，因為有些部門可
能很不一樣，馬家輝早就被踢走了。我覺得社會的美好便是在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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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可能沛理會有一些回應，但為了不讓許知遠睡着了，我們先讓
他說說。我們來歡迎許知遠！

許知遠：我剛才一直在掙扎理解香港的語境，那個廣東話的……
但這挺困難的。

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他不一樣的精神，有些時代是一個小作家
的時代，可能波瀾壯闊的時代，有些時代可能是詩人的時代，相信
未來可能是非常激動。

有些時代可能是悲劇的時代，要寫出這種悲壯的東西，才是最
動人，有力量的東西。

然後，在所有類型裏面，你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批評，是否生
活在精神世界裏某種富翁，不能成為獨立的世界，你需要批評文學
政治社會，有一種依附關係。所以……我忘了誰說的，他說「批評
家生活在精神王國的最底層」，這沮喪的判斷。但是有些時代屬於
批評家的時代，如果你生活在 1960、1970 年代的美國、歐洲，批評
家是生活文化中心人物。

屬於批評家的時代往往是巨大的價值混亂，美學標準混亂，道
德標準混亂的時候，由於這些混亂和速度的變化，我覺得可能暫時

批評是直接了當的方法，
某種疏理者的方式。混

亂的交錯就是生態，我最喜
歡讀的文學批評都是詩人
寫的，詩歌批評。我自己
都寫了批評散文，也有最
動人的評論。我想剛才三
位都講了，中國是巨大自我
審查國家，而且現在中國
跟我們想像的形態不一樣，
就像 1984 的時候不一樣，
大家都不敢發聲，而現在中

國，你看都是不停吵鬧，所有附和，表達時代憂慮。總有一天，我
們所有人都是作家，沒有人作讀者，所有人都在講話，沒有人在聽，
這種混亂是由於政治上的高壓，政治上的消費主義帶來。因為革命，
無數人因為政治壓力不能清晰表達。同時我們有過多的表達工具，
帶來了雙重的價值混亂，就帶來各種的喧鬧。但由於這種當很多人
有一個表達舞台時，往往是一個時代出現各種方面的斷裂時代，但
很多批評家他們就感覺到在政治、美學、道德上，都會意識到帶來
重大的斷層。因為文化是一代一代的研究，你需要研究拉丁文，需
要研究民族心。但突然大批的暴發戶，他們擁有英國的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他們非常吵雜。包括美國，美國的批評家覺得美國生活，
現在中國這麼多無從的問題，包括中國與世界周圍的衝突，其他文
化的衝突，關於香港、台灣的問題。

我想這樣的時代，批評家反而獲得一種意外的巨大舞台。所有
文類的劃分，詩歌也好，小說也好，批評也好，都是一種劃分嘛。
最終不管通了甚麼方式，目標都很像。而且如何挑出眼前問題，都
是非常漫長的。其實如果談到批評的話，不止審查，整個華人文化
是巨大的悲劇。我上次旅行去墨爾本，有華人生活在那裏，有華人
報紙，沒有審查，但都是非常吵的，雖然沒有任何審查，但沒甚麼
可說，沒有甚麼評論東西、評論能力。英國人剛來，很小的殖民地
系統，他們辦了《南華早報》。我想整個分析能力，判斷整個環境
的確實，是我們思維系統的缺失，是更大的困境。他們想去審觀，
但又不敢去。台灣的媒體電視也好，辦了二十多年，也是一樣，一
塌混亂。我想香港也一樣，大家基本有很多表達空間、自由，但是
做乏評論能力。我想這是更大的內在悲劇。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怎樣
去培養一個對世界的批評性思能力。

如果讀報紙的話，包括我們對評論的了解，都是非常瑣碎的，
非常個人的整理小情緒的一種表達，你是能夠創建自己跟世界的聯
繫，是評論者需要評論世界的變化，看法不止個人感受，這來自世
界上社會上文學上的認知的培養，所以這比較重要。所以，我想要
回到理想時代是非常需要英雄式的時代。我覺得批評眼光，一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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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世界，包括所有問題，資本家與非資本家的問題，我覺得需
要一個英雄式批評家的人，華人世界需要這樣的人，整個華人世界
面對這樣的斷裂，所有人的紛爭，如何創造知識的整體性感覺，我
覺得批評家需要這樣的時代。

主持：好，謝謝。我想許知遠一定需要這種英雄式評論家，來
點出中國社會該往的美好地方，這些環境能不能讓批評有效的出來。
但我畢竟是門外漢嘛，我看報刊雜誌，評論數量一點也不少，每個
報紙每天都有評論，看滿版都是字，用媒體的字，叫「字海」，排
山倒海。我覺得他們寫的角度思維都一樣，東坡肉的典故，完美的
食譜，實在都一樣，太相似。許知遠的評論放在任何社會都是非常
突出，假如中國有多一點像許知遠的評論，那中國會進步得很快。
因為剛剛許先生說起個人的雜感，我寫了三十年散文，當中有一半
都是個人雜感，我覺得自己寫得挺好，那裏面有個挺搞笑，個人雜
感少一點的話才更好。如果你能寫得像許知遠一樣還好，不然就不
要把雜感寫得太多，不要多加那些宏論。在我閱讀範圍，大多都是
一樣，在你寫最後一百字，先抄了一大篇蘇東坡的典故，所謂雜感
可能只是兩百字，可能想從東坡肉裏面找出中國前途的未來，跟歷
史的源由等等，如果這部份可以少一點的話就好。中國人透過不同
閱讀文字的小雜感，訓練我們心靈的敏感度，培養我們的美感能力，
這樣我想中國會進步得更快。當然事情要一齊進行，我們需要一些
評論，也需要小雜感，這就是美好的中國。

廖偉棠：我也想說兩句。我想評論英雄式的批評家的姿態，在
香港受到一定程度的不一樣的發揮。因為我覺得那種是不合時宜的
批評家，香港某些權威的批評家，他們原來都是不合時宜的英雄，
講一些人們不愛聽的話，慢慢他發現那些不樂意聽的話出現一班死
忠的粉絲，越來越多死忠的粉絲的時候，他就劃上一個英雄主義的
取態，他必須要做一些話語的認領者，認為這個話語的絕對認領者
的時候，他必須要說出更多令他的粉絲支持的話，這些話在時代浪

尖上邊能夠高瞻遠矚，令整個社會價值觀都起了變化。
我一直覺得香港的批評有其獨立性的優良傳統，香港的批評者

相對沒有那個迫切要讚對的必要。在大陸要為自由主義或是新左派
讚對，在台灣有時更令人失望的是必須要為藍、綠讚對。批評的獨
立性不止是立場的獨立性，是那個文體本身的獨立性。

剛才許知遠提到批評是整個金字塔最底下的，的確是有這個感
覺，詩歌老是被置於金字塔的塔尖上，詩歌是最貴族的。那本人就
很分料，又寫塔尖上的東西也寫最底下的東西，並且以最底下的東
西為生。我發現這兩種東西互補的地方是重要的，當詩歌被不強調
其非功利性的時候，你是否要考慮詩歌置身於這麼功利的社會、時
代中，它的功利性假如它是必不可少要發生的話怎麼樣以一個正面
的方式發生。

然後，批評是最可能被利用的文體，它會被利用於宣傳；被利
用於公知；被利用於反喻等等。在這個時候你在書寫文章，你的非
功利性就特別顯得難能可貴，正在那裏邊那個平衡怎樣把持就看重
你的功力，看出你超越掌握某事件某藝術的功力。

接着林沛理先生所說的大部份我都認同，只有一點我想補充，
關於文本批評、文本細讀的確是過時。我贊同這個想法，但過時並
不等於沒有其合法性，它已經不是一種流行的批評方式，所謂文本
細讀是新批評派的事，已經是 60、70 年代流行過的東西，但是現在
假如能不能在一個批評裏完成摒棄一個文本的細讀呢？我本身是不
能這樣做的，比方說，以低俗喜劇為例，低俗喜劇最近得到香港金
像獎的最佳男、女配角，這事情令我比較生氣，帶來給我的反感遠
大於之前各種爭執帶來的反感。在這個頒獎禮的過程中就不存在文
本細讀，因為他沒有給出一個理由去細讀，例如鄭中基和陳靜的表
演或者在電影架構裏擔當的角色怎樣令他配領這個獎，他怎樣比這
年度其他男、女演員更值得獎，這就需要文本細讀的時候。如果這
個時候缺乏文本細讀，那標準就無從談起，那電影可能是捍衛香港
本土電影最極度的一個例子，為了捍衛而作出選擇，不是說從電影
而作出選擇，這個時候文本細讀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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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也想補充一句，其實我也想寫藝評獎評論，但也有明
哲保身的考慮。我不是一開始就看低俗喜劇，而是這件事發生後才
去看這部電影，看完這部電影後，我覺得不值一提。好像大家說的
沒有需要評論的地方，這部電影可以說是「得啖笑」，沒有甚麼好
深挖的地方。倒過來看，賈小姐的文章的時候，她在沒有需要深挖
的地方多挖了點，這才是令人失望的地方。其實鄭中基的角色放回
香港電影傳統裏，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角色，他就是一種很無聊的搞
笑的角色，他的大陸人身份並不是很重要，他反而更像一個香港暴
發戶，但只是被扔在廣西的北海，把一個角色這樣極端化也是一種
嘩眾取寵的方法，但這就認為是香港人或是香港電影製作人對中港
矛盾的一種極端化，那它不比當年電影《表哥你好嘢》這些東西更
有可談性。對於我來說，正因為是這種無聊和細碎的態度，令鄭中
基這個角色失去了被討論的意義。

林沛理：

其實我剛才所說關於朋友和敵人的話，是無意讓馬家輝、廖偉
棠、許知遠覺得需要回應等等。假如我在事情上沒得到更多聲援時，

是不關任何人的事。事情發
生與否，總有其原因的。如
果有任何人需要反省的話，
第一個必然是我。在事件完
結了接近兩個月後，這數星
期以來，有很多評論人組
織、大學等等找我去當研討
會嘉賓或演講者，也是想討
論關於香港文化評論的問
題。印象最深刻的是收到一
個電郵是說熱鬧過後現在便
是冷靜的時候。對部份人而
言，是抱着一個看熱鬧的心

態。可是，我真的覺得整件事情的當事人不只是我們這班評判或得
獎者，而是關於香港社會的事，也牽涉到每一個香港人，是關於社
會態度、社會價值。我不是想要誇大整件事的重要性。從很多角度
去看，也只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如果說我是有點失望的話，站在
讀者的角度而言，是沒有看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文本。寫文化評論很
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社會現象、作品，然後找一個最有效的角度
去寫一篇文化評論。我們並不是做一篇調查式的新聞報道，所以不
必知道很多資料。但我們要有能力於事情上看到最本質、最關鍵的
事，把握到一個最有效的評論角度。我不是看到很多從事件上以最
有趣的角度剖析的文章。

主持：那為何你不寫關於該電影的評論呢？你既是文化文學評
論家，同時寫不同的文章。你可以把這個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文化個
案去寫。我們作為拜讀你大作、專欄、結集的忠實支持者，十分期
待你可以用最棒的角度、第一手的資料、親身的感覺去寫。

林沛理：第一，我發了新聞稿，其實也交代了基本的事和觀點。
第二，所謂的第一手資料，我覺得整件事有很多層面，有些層面是
沒有所謂第一手資料。但如果你是想知道一些關於內幕性的事，一
些不為人知的事，那是不是有意思呢？我倒也不這樣認為。

主持：那可能是有期待吧。而且來日方長，我個人也還沒有寫。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有另外一種寫法。我現在先把時間交給現場朋
友問問題，和嘉賓們交流吧。其他問題呢？

問：我想問許知遠先生。其實在內地，評論人在底線的不同方
面是在哪呢？

許知遠：因為在所有的詞語放浪年代，都會有談話人物，都會
有很自然事情，我覺得都自然的過程。大量同化、自然的過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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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是原判之後真正出現的知識分子，他們提供精神意見，新的看
法。現在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是知識分子處於邊緣化，他們有一個很
大的反資主義，反資主義在中國發生，知識本身就不在扮演重要的
角色，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泡沫很快就過去。

主持：對於這個我有非常精闢的見解，但是我不在這裏講了，
一講就會講很久了。

問：我有個問題關於評論本身，是為了自我表達，還是精神性
的構築？

林沛理：選擇寫作當然是表達自己，寫評論是因為你對某些事
稍有強烈意見表達，這是本能。用文字發表，是更進一步。表達自
己是本能，如果只容許你看電影，不容許你評論，看電影樂趣就減
了一半。評論的衝動是本能。發表評論中間有過程，已不是純粹表
達自己，選擇用文字表達是想供人閱讀，想表達的意見引人共鳴，

希望能影響人，希望與人討論。這就要想供甚麼人閱讀，這方式能
否影響人，達到與人溝通目的。現在我看評論都是只看第一段就可
決定看不看下去，因這可見作者花了幾大氣力與人溝通。香港的評
論都是讀者意識薄弱，因為作者急於表達。

許知遠：當然首先是自我表達，從自我出發。作為表達武器。
所有寫作都是自我出發。最終是完全平衡關係，評論是常常失衡的。

廖偉棠：寫評論是一種雙手互駁的過程，你是在跟自己辯論，
如果你是忠實於藝術的人或者是忠實於有標準的人的話，有可能到
最後有機會把自己駁倒，你不要預設很強的立場，當預設一個立場
的時候，你也必須有跟這個立場辯論的能力，可能最後你也把自己
推翻，但你遵循了規則，不是那個先入為主的你，你是遵循了藝術
的規則。

主持：現在大家用幾句話總結一下。因為下年還有沒有城市文
學節也不知道。所以講幾句吧。

許知遠：回應家輝之前說的，我當然覺得個人感受最重要，人
可以不斷深化思維情感，那可能是直截了當，也可能是綿長。每個
人的思維情感都很多層次，一個層次很無聊。

廖偉棠：我做香港文學獎的評判，所有文學獎中只有這個獎才
重視批評。藝術評論獎是很重要的，但在藝評獎的風波裏，我不同
意有些人否決了這個獎的意義，我覺得這個獎對香港人很有意義的，
藝術評論是對作品作出合理的批評，表達個人意見，而不是其他人
說的浪費公帑。

林沛理：

我的忠告便是，假如你喜歡評論，看便好了，千萬不要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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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吃力不討好的事，讓別人便做好了。如果你有欣賞評論的能力時，
有很多好的評論讓你去挑選，用不着自己去寫。




